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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野、杨思源走到汽车站时，候车室已
有不少人在等车。他俩在靠窗口一角的长
躺椅上坐了下来。售票室、检票口的马灯在
亮着，散发出一股股煤油味。等了半天，天
终于大亮，售票室、检票口的马灯被灭掉了，
煤油味依然在候车室弥漫。售票员打开窗
户，探出头来喊道：“没买到太原票的旅客赶
紧买票，车马上要出发了。”售票员见候车室
没有动静，头缩进去，关了窗户。没多久，院
子里汽车喇叭响了几声，检票员从院子里打
开检票口的门，站在门口喊：“跑太原的车马
上要出发，买到票的旅客，赶紧检票上车。”

检票员喊过，人们提着各种行李涌向售
票口。陆野看见人们向售票口跑，他也站起
来欲走，杨思源说：“车票都是对号入座的，
我们不去挤，待人们上的差不多了，我们再
上。”检票口剩下四五个人，杨思源才和陆野
检票上车。

车从汾阳站出发，一路颠簸，到达太原
车站时已到中午。走到大南门附近，两个人
已饥肠辘辘，陆野说：“肚子饿得直叫，得先
找个饭铺。”

杨思源扬手向南一指说：“大南门跟前
有很多卖饭的摊铺。”

陆野紧走几步，抬头一看，果然两边摆
着许多冒烟的摊子。他回头对杨思源高声
说：“那就就近吃饭。”

杨思源来过太原几次，熟悉这里的情
况，几步赶上陆野说：“饭摊有好多吃的，摊
饼、拨面、拉面、拨姑、猫耳朵、河捞、扁食、包
子、饼子样样都有，你想吃哪一种？”

“哪一种都行，填饱肚子为好。”
“吃刀削面又快又好。”
“刀削面就刀削面，你说吃甚就吃甚。”
两个人说着话不觉就走到了摊子跟前，

时值中午，饭摊上人来人往，摊主吆喝声不
断，陆野、杨思源挑选了一家火灶安放在架
子车上的饭摊坐了下来，摊主笑眯眯地问：

“客官，来大碗还是小碗。”
陆野看了一眼杨思源，回头说：“大碗。”
摊主加火揉面，用菜刀刃刮了刮弧形面

刀，放在面盆里。陆野说了句“我去城楼上
看看。”旋即转身，快步走上城楼，四下眺望，
城内瓦房林立，街道车水马龙，四周城墙矗
立围合，东西南北各有城门两座，八座城门
上八座城楼和四角四座城楼巍然耸立，城门
洞内外人流车马川流不息。

陆野看了片刻，感觉面要出锅，赶忙跑
下城楼。走到刀削面饭摊时，杨思源已调好
面，浇上西红柿鸡蛋卤开吃。摊主说：“先调
面，调好后，浇卤。西红柿鸡蛋、肉杂酱、豆
芽菜随便浇。”陆野点点头，夹了些葱芫荽芝
麻辣椒咸盐调面，调好面，揭开卤盆上盖着
的棉被，每样挖了半勺，刀削面碗带上了菜
帽。陆野、杨思源嘴不离碗，不一会就吃完
了一大碗刀削面。

陆野走得快吃得快，额头上浸出了许多
汗水，他用手背擦了擦额头，又抹了一把嘴
说：“这刀削面果然不错，中厚边薄，棱锋分
明，外滑内筋，软而不粘，吃得我浑身汤水。”

杨思源说：“没吃饱重来一碗。”
陆野拍了拍肚子说：“饱了，喝两碗汤就

可以了。”
摊主拿过陆野的碗，舀了两勺，陆野端

起面汤喝了一口，还有些烫，放在桌子上晾
了一会才端起喝完。杨思源肚子虽饱，但仍
有食欲，就站起来，走到饼子摊点，买了两个
饼子，返回来，递给陆野一个，俩人边走边

吃。
大南门到南郊养蜂场大概还有二三十

里的路程，杨思源怕耽误时间，就近雇了一
辆停在城门口的马车，二人坐上马车，快速
向养蜂场驶去。路上，陆野问杨思源：“省委
为甚要办个养蜂场？”

“还不是为联络起来既方便又隐蔽。”
“军警不查？”
“这是地下党组织筹集资金，以实业救

国的名义开办的，既响应了孙中山先生的号
召，又与阎锡山提倡的造产救国相吻合。一
旦有军警来查，也有正当理由瞒哄。”

“这里远离市中心，比较隐蔽。”
“只要小心，就不会出事。”
“ 省 委 选 的 这 个 地 方 不 错 ，实 业 也 合

适。外出可以卖蜂蜜，来人可以买蜂蜜。”
走到离村口还有二三里远的一片开阔

地方，杨思源叫车夫停下马车，二人下车，付
了脚钱，车夫拉着马，倒转马车，脚尖一踮，
一屁股坐上车辕，甩响马鞭，马车顺原来的
方向一溜烟跑了起来。

陆野知道杨思源提前下车的用意，也就
没说甚，跟着杨思源，向南走去。走了二三
里路， 见前边有一个村子，村子并不大，只
有几排砖瓦房，村口有一株老槐，槐枝连着
房顶。杨思源指着村子跟前的一片树林说：

“养蜂场就在那片树林里。”
陆野抬头向树林里望去，树林中间有三

四间砖瓦房，砖瓦房左侧有一些木箱样的东
西。

陆野说：“看情形，这就是养蜂场了吧！”
杨思源说：“是。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两个人说了几句，顺着林中小路向养蜂

场走去。走到养蜂场百十米，一条白狗汪汪
地 叫 着 撒 开 四 条 腿 地 向 他 们 扑 了 过
来。陆野怕狗，站住不动，杨思源喊了两声

“白狗，白狗”。白狗停住叫声，伸出长长的
舌头，喘着长气，头在杨思源的裤腿上杵来
杵去。杨思源在衣兜里拿出吃剩的一块饼
子，叫了一声“白狗”，随即向上方扔去，白狗
立马抬头，接住饼子，吃了起来。

养蜂场党员田来平听见狗叫，赶忙站在
院墙的梯子上向外 望，看见杨思源带着一
个人，立即下了梯子，开门走到外面喊叫：

“思源。”思源听到田来平喊他，答应一声，带
着陆野，一起来到养蜂场门口。白狗见主人
出来，箭似的跑到门口卧下。

杨思源指着田来平说：“这是养蜂场场
长田来平同志，副场长是朱静，他俩都是从
高桂滋部来的，是我党在高部发展的秘密党
员。”

陆野握着田来平的手说：“多多关照。”
杨思源说：“这就是陆野，从河西过来，

如今和白钟林在辛庄负责筹建游击队。”
田来平紧紧握着陆野的手笑着说：“听

思源说过你的大名，我们互相关照吧！赶紧
进来喝水。”

进了院子，陆野问：“养蜂场怎不见蜜蜂
飞？”

田来平说：“天气还凉，成千上万的蜜蜂
还都聚集在蜂巢里成团取暖，等待春暖花开
时才大批地飞出来采蜜。”

陆野说：“蜜蜂在哪养着？”
“在院外北边墙根底的木箱里，现在箱

子上还都盖着草帘保暖，再过十来天，天气
暖和点，就能揭掉帘子了。那时蜜蜂也可以
飞出来活动了。”

“蜜蜂冬天采蜜不？”
“不但不采，你还得给它喂蜂蜜或稠白

糖水。喂的数量不足，就会有一些蜜蜂饿
死，影响来年春暖花开时采蜜。”

田来平站在院子里，给陆野说了半天，
陆野才明白了蜜蜂的一些奥秘。

正在和省委书记刘天章聊成立晋西游
击队事情的朱静，听到院子里田来平和别人
的说话声，停了话题，走了出来，见是杨思
源，走了几步，握着他的手说：“赶紧进屋吧，
刚才刘书记还聊起游击队的事，他很是担
心，怕中途出故障。”

杨思源说：“我一般在汾阳联络部，情况
知道一些，但不如陆野清楚。这回陆野来太
原，就是要给省委直接汇报游击队成立的有
关情况。”

朱静握住陆野的手说：“陆野，知道你的
情况，杨思源多次提到你的能力和胆识，尤
其是搞兵运的一把好手。”

陆野说：“朱场长过奖了，那是杨思源抬
举我。”

朱静和田来平招手说：“快进吧，回头慢
慢再聊。”

陆野、杨思源随田来平、朱静一起走进
中间平房，省委书记刘天章站起来，跨前一
步，看着陆野，关心地说：“你就是陆野吧！
早就盼着你来了。吃饭了没有？没吃饭了
让朱静做去。”

陆野说：“刘书记不必客气，我和思源在
大南门跟前吃过了。”

刘天章说：“吃过就好，出门在外，吃喝
不到，会受制的。来坐下，喝点水。”

陆野和杨思源坐在门口窗跟前的八仙
桌长凳子上，刘天章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田
来平坐在边里的长凳上，朱静拿出另外两个
搪瓷杯，给杯里抓了一撮花茶，提起竹皮暖
壶倒满水，上盖。朱静倒好水，坐在田来平
一边说：“你们累了，可以先到东房躺一躺，
歇歇身子。”

陆野挺直身子说：“根本不累，汾阳到太
原，一路坐客车，大南门到这儿大部分路程
坐着马车，到村子附近才下马车，前后步行
了顶多三五里路。”

田来平说：“一路颠簸厉害，这也会使人
疲累。”

陆野吹吹飘在水浮前的花茶，慢慢吸了
几口水说：“没事，没事，这算什么，年纪轻轻
的连这点罪都受不了，还能做成大事？”

田来平说：“也是，你说得有道理。”
刘天章说：“陆野，辛庄的情况如何？”
陆野说：“辛庄原来有史老大和高豹子

两支土客武装，史老大的武装有三十几个
人，高豹子的武装有二十来个人，我和白钟
林对这两支武装都进行了军事训练。史老
大这支土客是由两股人马组成的，史老大支
持成立游击队，老猫和苗木持反对意见，主
张离开我们。史老大担心两股人马分裂，为
保全大局，听从了老猫和苗木意见，离开辛
庄，向南发展。不过我们已派高德胜和王振
川随队行动，继续做那支土客的转化工作。”

“史老大这个人怎样？”
“这个人豪爽大气，江湖义气重。将来

还是可以争取的。”
“离开辛庄，眼前争取已不现实。看将

来吧！”
“将来还是可以争取过来的。”
“省委派去的那十几二十个人在干啥？”
“每天也在随土客训练。”
“感染也很重要。”
“高豹子这股土客如何？”
“高豹子暂时问题不大，多次表态说游

击队成立时他的人马全部参加，土客的恶习
和不良行为改了不少。这支土客可以作为
游击队的力量。但高豹子的磕头弟兄贺兆
林欺男霸女、和周边村人索要钱财，在群众

中影响很坏。高豹子多次诉说都无济于事，
我也曾和他谈话教育他，企图能从根本上改
变，可这家伙我行我素，表面上一套，背后又
是一套。甚至拿着枪吓唬女方，如不和他相
好就杀男人和孩子，逼得那家女人整日以泪
洗面，男人有家不能回。那家男人曾找到高
豹子，高豹子答应人家管教贺兆林，可说归
说，他也碍于拜把兄弟的情义，没甚好办法
管束。”

“高豹子是当家的，为什么就管不了个
贺兆林？”

“我觉得不仅仅是把兄弟的情义，平时
贺兆林带一个班十来个人，有五六个亲戚都
在这个班里。大概是高豹子不想惹贺兆林
吧！”

“贺兆林在群众中的影响那么坏，这不
仅仅影响着土客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严重影
响即将成立的游击队声誉，这种人不清除，
游击队就没办法生存下去。”

“私下里，我和高豹子就贺兆林的事情
也进行过交流，他同意让我处理。高豹子的
妹妹野鸽子也和她哥商量过如何处理贺兆
林，高豹子碍于情面，不好意思下手，对于我
和白钟林无论如何处置，他都不会有意见。”

“只要高豹子没意见，这事情就好处理。
干脆把他逮起来，公开审理，听听群众意见。
群众要求打死他，咱就公开枪毙。这样高豹
子也就无话可说了。置于贺兆林的那几个亲
信，我们现在也有十几二十个人，找到合适时
间，你们可以提前卸掉他们的枪。剩下贺兆
林一个人，还不是乖乖束手就擒。”

“我和白钟林商量过了，就是准备这么
办。待枪毙贺兆林后，成立游击队。”

狗汪汪汪一阵紧似一阵地叫着，众人警
觉起来，刘天章当即站了起来，几步跨到床
前，从铺盖底摸出枪，握在手里。朱静袖子
里藏了一把小刀，出门喊住白狗，他听见脚
步声向门口走来，大声说：“谁？”

来 人 沙 哑 着 声 音 说 ：“ 我 是 村 里 的 老
南。”

“有什么事？”
“孩子咳嗽，要用点蜂蜜来炒杏仁，想买

点蜂蜜，你们有吗？”
朱静开开门说：“去年的卖完了，如今蜜

蜂还不产蜜，炒杏仁用不了多少，好像瓶子
底上还有点，你可以救救急。你等着，我回
去给你拿。”

朱静返回住房，拿着少半瓶蜂蜜出来，递
给老南，老南要给钱，朱静未收。老南弯着
腰，千恩万谢地去了。朱静关了门返回说“村
里的一个买蜂蜜的，害得人紧张了半天。”

刘天章说：“警惕点好，我们继续聊。陆
野，游击队的名称你们确定了吗？”

“初步确定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
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

“有点复杂，我看简化一些，就叫中国工
农红军晋西游击队。”

陆野和杨思源点点头，赞同刘天章书记
的说法。

刘 天 章 书 记 说 ：“ 队 旗 上 要 有 镰 刀 斧
头。”

杨思源说：“这个我们懂，已经和陆野交
换过意见。”

陆野说：“队旗上除去镰刀斧头外，尚写
游击队名称。还计划写上‘全世界无产阶级
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您看合适
不合适？”

刘天章说：“我觉得写上镰刀斧头游击
队名称就可以了，口号可以书写到驻地和游
击区的墙壁上即可。”

“行，就按您说的意见办理。”
“我们还计划制作一些红领带，游击队

战士脖子上每人佩戴一条，意思就是游击队
战士勇于为革命流血牺牲，所以又叫‘牺牲
带’。”


